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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翻译的根本问
题并不是语言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 ”若想成为一名合
格的译者，必须了解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信达雅”长期
被我国广大译者视为翻译标准。 其总体目标是用一种语言
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相同的信息， 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

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 在考虑到目的语读者需要的基础上
尽可能忠实于原文。 离开了文化翻译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
源之水。 对于翻译者来说，最正确的态度是把汉维文化背景
有机地结合起来，再辅以适当的翻译技巧，通过不断的努力
使自己的翻译臻于完美。

语言与社会相互依存，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语言其

实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 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都被它

尽现其中。 ①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所说：“语言忠实反

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

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社会

多是被男性统治着，而妇女多处于附属地位，所以歧视、

贬低妇女的现象大量存在。 尽管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关

注男女平等问题，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权力，

性别歧视却仍然存在， 并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人类的语言

中。 无论是在汉语还是在维吾尔语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性

别歧视现象。 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汉维两种语

言在称谓语、词汇和谚语、俗语等方面出现的性别歧视现

象进行对比研究。

一、称谓语中性别歧视的表现及其异同点
称谓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和维吾尔

语都有各自的称谓语。 在称谓语的使用上，汉语和维吾尔

语既有相似的一面，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下文对性别歧视

在汉、维称谓语中的表现及其异同点进行论述。

（一）性别歧视在汉语称谓语中的反映

姓名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性符号，由

姓和名两部分构成。 ②在汉语中，“姓”由“女”和“生”组成，

它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人们的姓由母亲的姓决定，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妇女的地位逐渐降低，并开始

依附于男性，最终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因

而，人们的姓也就开始由父亲的姓决定。 在古代，许多妇

女不仅被剥夺了命名权， 而且连拥有名字的权利也被剥

夺了。 女性在结婚之前一般被称为“丫头” 、“妞儿”，但是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女性的名字一般比

较注重阴柔之美，姓名中常带有婷、丽、静、琴等字，而男

性的名字一般比较强调阳刚之气，姓名中常有军、杰、磊、

勇等字。

除此之外，人们对女性的歧视在婚俗上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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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由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女人一般用较卑微

的称谓自称，如“奴家”、“贱妾”等，而称呼自己的丈夫时

则用敬称，如“夫君”、“郎君”、“官人”等。 而男性则称自己

的妻子为“贱室”、“内人”等。 在正式场合，男性一般称呼

自己的妻子为 “夫人”、“爱人”， 但在条件相对落后的农

村，还有“烧火的” 、“孩子他妈” 、“那口子” 、“屋里头”等

叫法。

在旧中国，未结婚的女性常用“氏”来称呼，如：“王

氏” 、“张氏”，结婚之后，则在其前面加上丈夫的姓，即“张

田氏” 、“李王氏”等，如《红楼梦》中的“薛王氏”。

（二）性别歧视在维吾尔语称谓语中的反映

在人名文化中，维吾尔语注重音韵美，女子姓名多以

“ ”（花）、 “ ”（月亮） 等美好的事物名称为首选，如

“ ”（月亮花 ）、“ ”（月光 ）、“ ”（明亮的

花）、“ ”（春花）、“ ”（花园）等，希望女性能

像花一样美丽、可爱。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维吾尔语对

女性的命名是以其容貌特征为中心的， 而并非其内在的

品质、修养。 而男性在取名时却有截然不同的标准，他们

的姓名多与权力、力量相关，从一个人的品行、毅力入手，

远远超越了对容貌的期望。 如：“ ”（胜利）、“ ”

（忠诚）、“ ”（伟大）、“ ”（波涛）、“ ”（科

学家）等。 男女姓名的选词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的

歧视跃然纸上。

同时，与汉民族一样，维吾尔族在婚俗方面对女性也

存 在 偏 见 和 歧 视 现 象 。 在 维 吾 尔 语 中 ， 除 了 有

“ ”（结婚） 一词， 对男性和女性还有专门表示

“结婚 ” 意思的词 。 如男性结婚在维吾尔语中说

“ ”（娶妻）、“ ”（成家）， 女性结婚是

“ ”（过门、出嫁）。 另外，“出嫁女儿”在维吾

尔语中还有另一种说法，即“ ”（把女儿

给男人）、“ ”（让女儿出去）。 可见，在维吾

尔族的婚姻关系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还是男性。

（三）性别歧视在汉、维语言称谓语上的异同点

称谓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特征。 ③汉语和维吾尔语称谓语

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了以伦理为主的社会文化系统。 不管是在姓名上，还是在

婚俗中，都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 无论是汉语，还

是维吾尔语，在其姓名文化中，对女性的命名都是以容貌

特征为中心的， 而对男性的命名则充满了更高的社会期

望值。 在婚俗中也是如此，男性永远都是处于主导地位，

拥有对婚姻的主动权，而女性则永远处于第二位，是婚姻

的被动接受者。

与此同时，汉、维语言在称谓语的表达上也存在一些

差异。 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可以通过汉字的字形观察它

的意义。 通过以形显义的汉字可以容易地了解汉民族的

语言世界和文化。 而维吾尔族的语言却不具有这一功能，

它只能通过添加一定的附加成分， 构成一个新的词组来

体现它所表达的意义。

二、性别歧视在词汇上的反映及其异同点
词汇是构成句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词汇在句子

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下文对性别歧视在汉、维词汇上

的体现做相关的归纳。

（一） 性别歧视在汉语词汇中的体现

在汉语中，指代男性第三人称单数时用“他”，指代女

性时用“她”，指代男性第三人称复数时用“他们”，指代女

性时则用“她们”，但是在指代不明时，依然要用“他们”，

也就是说此时的“他们”中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 从这

些代词的用法我们不难看出， 女性依然是一个受歧视的

群体。

在汉语中还有一些职位名称，如科学家、局长、法官、

主席等，在未作特别说明时，一般指的都是男性，如果是

指女性，一般会在其前加上“女”字，如女局长、女科学家

等。 这些也都充分说明了女性是被受忽略的群体。

汉语词汇的先后顺序一般是男性处于第一位，女性处

于第二位，即先男后女。 如：夫妻、公婆、爹娘、儿女、夫唱

妇随、男耕女织、男婚女嫁、男盗女娼④等，这些无一不反

映出男尊女卑的思想。

二、性别歧视在维吾尔语词汇中的体现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世界里，女性作为一种客体，

成了一个被界定的东西，远离了女性主体，这是男性想象

的结果。 如：“ ”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本义是“人”，此

外还表示 “丈夫 ”和 “成年男性 ”的意思 ，如 ：女性常用

“ ”（我们的人） 来表示 “我的丈夫”， 又如：

“ ” （有一个人找你 ） 中的

“ ”（一个人）一般指“成年男性”，如果指成年女

性 ，会特意这样说 “ ” 。 此

外，“ ”一词在维吾尔语中泛指“孩子、儿童、娃娃”，但

“ ”（有一个娃娃找你），这里

“ ” 一般指男孩 ， 若指女孩 ， 也要特意这样讲

“ ”。 由此可见，在维吾尔语的

日常交际中， 泛指两性的词语有只指称男性的趋势，同

时，这也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被认为是跟在男性后

面的第二性别。

在维吾尔语中， 还有一些词在形式上虽然没有明确

表明是指代男性的， 但是人们也习惯性地把它们当作指

代男性的词看待。 如“ ”（皇帝）、 “ ”（专员）、

“ ” （首长 ）、 “ ” （法官 ）、 “ ” （宰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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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等。 根据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这些词语

在大多数场合下指的都是男性。 若指女性，一般会在前面

加上“ ”（已婚女性）或“ ”（未婚女性）等标志性的

词。 如： “ ”（女皇帝）、“ ”（女法

官）、“ ”（女首长）等。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在其

前面加“ ”（男）一词，也从未见过“ ”（男法官）、

“ ”（男首长）等诸如此类的说法。 这些词的用法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一般都为男

性所有，女性则很少。

在维吾尔语有关男女性别的词汇中， 词素结构在顺

序上总是男性在前、女性在后。 ⑤如“ ”（指成年男

女或夫妻）、“ ”（夫妻）、“ ”（父母），但也

有例外，如“ ”（姑娘、小伙子，有时特指新娘新

郎）、 “ ”（青年男女）等，这类词是约定俗成的，它

的顺序一般不可以随意颠倒。 总的来说，人们对语序的心

理反应往往是先男性后女性，在维吾尔语中也是如此，即

女性次于男性，是男性的附属物。

（三）性别歧视在汉、维词汇上的异同点

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两大不同语系， 使用这两种

语言的人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 但是由于都生存在

“人类”这个大家族中，具有相同的进化历程，同时也具有

相同的思维方式。 因此，两种语言在词汇的表达上也具有

一定的相通之处，即歧视女性的观念是一致的。

尽管汉、维语言中都存在歧视女性的观念，但是二者

在表达方式上还是有差异的。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一种

表意文字，它在构词方面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一些贬

义词是通过加“女”字旁体现的。 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

系，是一种黏着语，它是由一个一个的字母连接而成，因

此不存在添加偏旁一说。

三、性别歧视在谚语、俗语中的体现及其异同点
谚语、 俗语是民族个性和文化气质的充分体现和展

示。 “谚语跟各民族特定的历史、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物

产风貌、自然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化具有民族性，

文化的内容通过民族的形式反映出来。 谚语依存于民族

的社会生活， 它们必然带有本民族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

化内涵，采用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独特的思想观念。 下面

就性别歧视在汉、维语言谚语、俗语中的反映及其异同作

一简单的阐述。

（一）性别歧视在汉语谚语、俗语中的反映

汉语中的性别歧视不仅体现在词汇上，而且在谚语、

俗语中也有体现。 谚语、俗语作为特定的汉民族观念意识

的产物，既存在着性别差异，又表现出了传统的封建思想

和男尊女卑的性别观。 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

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头发长，

见识短”、“女人舌头上没骨头”等。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

难看出，女人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只能“随鸡、随狗”；也

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即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

过是浅显的“妇人之见”而已，是根本不会被人们重视的。

（二）性别歧视在维吾尔语谚语、俗语上的体现

“ ” （女孩是外人 ）、

“ ” （ 女 娃 娃 是 屋 舍 的 点 装 ）、

“ ”（女人的意见———魔

鬼的经书 ）、“x ”（女人———

四堵墙的奴隶）、“ ”（养女人家苦

楚多）等，这些都无一不渗透出男尊女卑的思想。

（三）性别歧视在汉、维谚语、俗语上的异同点

谚语、俗语是民族智慧的结晶，⑥它可以反映出一个

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是一种民俗的记载。 虽然汉、维语

言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民族， 但这两个民族对女性的同

一看法———歧视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不同的风俗习惯会产生不同的谚语。 汉语作为汉民族的

语言，有它自己约定俗成的说法，而维吾尔语作为维吾尔

族的语言，同样也有自己的说法。 如：在汉语中有“嫁鸡随

鸡，嫁狗随狗”、“女人当家，房屋倒塌”的说法，而在维吾

尔语中却没有这样的说法。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语言中所折射出的性

别差异和性别歧视并不是由语言符号本身的属性决定

的， 而是特定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

必然反映。7因此，汉、维语言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并不是
汉、维语言本身的过错，而是由社会或使用此类语言的主

体———人所决定的。 相信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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